
www.whb.cn

2024年12月12日 星期四8 笔会策划/舒明
责任编辑/谢娟 吴东昆 whbhb@whb.cn

李 皖

褚半农

﹃
文
汇
笔
会
﹄

微
信
公
众
号

范
慕
尤

耳听八方

余波或挽歌
不
可
错
过
的
栖
霞
寺

木 槿

南京有谚称“春游牛首，秋游栖

霞”，一到秋日，栖霞山漫山红叶，吸引

了无数游客。红叶名声太大，以至于我

第一次去栖霞山过栖霞寺而不入，直接

去山上拍红叶了。还好，后来知道了栖

霞寺的故事，特别是寺中的“三宝”，我

有幸再登栖霞山，重访栖霞寺。

栖霞寺，初建于南齐永明二年（484

年），距今已有1500多年。最初，居士

明僧绍舍宅为寺，名“栖霞精舍”，之后

不断扩建，唐代时被称为“天下四大丛

林”之一。明、清时亦为皇室所重，多次

修缮。寺院依山而建，气势非凡。寺中

殿堂楼阁与周围的湖、石、花、树相得益

彰，于古刹的清远幽寂之外多了几分江

南园林的秀雅灵动。

山脚下山门外，先入眼的是一座

白底蓝字的牌坊，中间写着“栖霞禅

寺”，两侧的对联中有一句是“朗公说

法宗三论”，这指的是梁朝时高僧僧朗

在此宣讲“三论”，即后秦时著名译师

鸠摩罗什（343—413年）翻译的中观派

论著《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隋

代高僧吉藏据此三论建立“三论宗”。

因为这一段渊源，栖霞寺被称为“三论

宗”的祖庭。

牌坊后是一段小径，穿过小径眼前

豁然开朗，一泓碧水如明镜般倒映着水

中的观音菩萨像，菩萨身姿纤细，衣袂

轻飏，颇有几分吴带当风的感觉。菩萨

身后是一个小巧玲珑的六角亭，亭周有

曲桥围绕，状似彩虹，因此这处景致名

为“彩虹明镜”。

在彩虹明镜与山门之间是一个开

阔的广场，中央有一尊三层的巨大香

炉。站在这尊香炉延伸出的中轴线上，

我发现石桥栏杆，山门前的石狮，以及

周遭的树木都形成了巧妙的对称，好像

一幅天然的画卷般，不得不感叹中式美

学的玄妙。

进入山门，第一座殿宇是弥勒

殿。大肚能容、开口便笑的弥勒菩萨

坐于殿中，背面是手持金刚杵的护法

神韦陀。第二重殿宇是大雄宝殿，供

奉释迦牟尼佛。鎏金的佛像异常高

大，气势非凡。佛寺大多以大雄宝殿

为正殿，而栖霞寺比较特别，大雄宝

殿后的毗卢宝殿才是正殿，也是最气

派的，屋顶是重檐歇山顶，正面三开

间，每间顶部都有匾额题字。殿前有

一株巨大的银杏树，应该是上百年的

老树了。脚下满地黄叶，不远处碧水

微 澜 ，让 人 想 起范仲淹那首《苏幕

遮》：“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

寒烟翠。”不过这里的黄叶在金色立柱

和附近红叶的衬托下，少了几分词中

的清冷萧瑟，多了几分明快爽朗。殿

中供奉毗卢遮那佛，即大日如来。背

后是南海观音塑像，还有三十二化身，

蔚为壮观。

毗卢殿后还有念佛堂、藏经楼和玉

佛楼等建筑，可惜的是寺院曾在太平天

国时期毁于战火，殿宇、塑像都是后来

重建的。真正历经千年而存世的是“三

宝”——隋塔、唐碑、千佛岩。

隋塔是位于寺外右侧的舍利塔，始

建于隋代仁寿元年（601年）。隋文帝

幼时曾为比丘尼智仙抚养，笃信佛教，

据说智仙曾交付他数百颗佛舍利，于是

登基后他下诏在八十三州建舍利塔。

佛经里提到阿育王（公元前273—前

236年在位）曾借助鬼神之力，于一天

之内建起八万四千佛塔存放佛舍利，

隋文帝建舍利塔可能也有效仿阿育王

的意思吧。当时所建的舍利塔为木

塔，在唐武宗灭佛时被毁，后又于南唐

时（937—975年）重建为石塔。这座塔

乍一看并不高大，纤巧秀美，仔细看其

设计极具巧思，分为塔座、塔身和塔顶

三部分。塔座有三层，基座、须弥座和

仰莲座。其中须弥座共有八面，每一

面雕刻一个佛陀生平故事，构成“八相

成道图”，比如佛陀降生、逾城出家、树

下降魔等。须弥座之上是三层莲瓣的

仰莲座，以承托塔身。塔身五层，也是

八面，第一层最高，每一面上刻了菩萨

和天王等神像。虽历经千年，但这些

雕像依然栩栩如生。比如南面的增长

天王像，身披甲胄，手持宝剑，威风凛

凛，衣纹、带痕清晰可辨，纤毫毕现。

他的身姿体态与我在陕西历史博物馆

看到的唐代天王像很相似，一般的雄浑

刚健。其余四层都比较低，均刻小佛

龛，并有密檐为饰，檐共八角，檐身是仿

木结构，其上纹理细致，虽是石塔，兼有

木塔的飞扬灵动。塔顶是数层莲花，小

巧又别致。从塔座到塔顶，每一部分的

比例都恰到好处，真是多一分嫌大，少

一分嫌小，每一个雕饰也都恰如其分，

精工细刻，千载之下仍然让人感叹其匠

心和巧技。

舍利塔后的山上就是南朝石窟的

代表——千佛岩。据说当年明僧绍曾

发愿于山间开凿石窟，但未能成功。

其子明仲璋承袭父志，于公元484年

在西峰开凿石窟，雕刻无量寿佛、大势

至菩萨和观音菩萨像，这便是千佛岩

最早也是最大的石窟，因供奉无量寿

佛，称为“无量殿”。殿中最高大的佛

像就是无量寿佛，也称阿弥陀佛，高逾

12米。佛像双耳垂肩，结跏趺坐，双手

结禅定印，身着通肩式僧衣。两侧站

立的菩萨均头戴宝冠，身披璎珞，衣褶

层层叠叠，如流云一般。“无量殿”开凿

时间略晚于云冈石窟，佛像风格与云

冈也很相似，似乎都混合了几种造像

风格，比如佛像的僧衣和菩萨的宝冠

是犍陀罗风格，而佛像孔武有力的身

躯和体态颇有马图拉之风，佛像的背

光应是受到波斯风格的影响。传说

“无量殿”佛像雕成后，石窟顶上出现

佛光，引得金陵城中王公贵族纷纷来

此开窟造像，就有了千佛岩的胜景。

直到现在据说每年小雪节气，窟顶还

会有佛光闪现，想来有白雪红叶相映，

必然美不胜收。

千佛岩的石窟有两百多座，我无法

一一细观，粗看下来，石窟大小不一，形

制各异，有一佛二弟子，有一佛两菩萨，

也有释迦和多宝二佛并坐。这些佛像

大都身姿纤细，具有明显的“秀骨清像”

风格。由于历史悠久，不少佛像都残缺

不全，被风化残蚀。看着眼前历尽沧桑

的石窟和佛像，我突然想起曾经看过的

一张老照片，照片中千佛岩挤满了衣衫

褴褛的难民。那是在1937年，南京沦

陷，日寇在南京城中惨无人道地大肆屠

杀平民。栖霞寺的寂然法师等人创办

了佛教难民收容所，在寺中先后收留了

两万多人避难。由于房舍紧张，难民们

一度只能挤在千佛岩的石窟中。如若

佛像有灵，想来也愿意以自己的栖身之

地来庇护这些生灵吧。

“三宝”中的唐碑即明征君碑，是唐

高宗李治于上元三年（676年）下诏所

立，以纪念明僧绍的功绩。这块碑的由

来和高宗朝的传奇人物明崇俨（646—

679年）大有关系。明崇俨是明僧绍的

五世孙，出身士族，据说他既通医术，又

擅道法，以神道之术深受高宗夫妇宠

信，官至正谏大夫。其时，他向高宗请

求为其祖明僧绍立碑，高宗不仅欣然

同意，还亲自撰文，命当时著名的书家

高正臣书写碑文，王知敬篆额。如今

这块碑立在寺门右侧碑亭中，碑的阴

面刻有两个楷书大字“栖霞”，据说是

高宗的亲笔，雄浑刚劲，丰润端严，一

派帝王气象。正面的碑文因有栅栏阻

隔，且文字漫漶已很难辨认。碑文主

要内容是明僧绍的生平经历，他博学多

才，少时就精研佛学，虽出身官宦世家，

却性爱丘山，多次拒绝朝廷征召，隐居

于南京摄山。后来他与一位法师僧辩

成为莫逆之交，遂舍宅为寺。栖霞山原

名摄山，按碑文所写，“耸桥飞柯，含风

吐雾，栖霞之寺，由此创名”。栖霞山也

得名于此。碑文里还提到了他开佛窟、

雕佛像的心愿以及其子明仲璋为完其

愿开凿石窟的经过。

栖霞寺历来多有文人墨客题咏，

如江总、刘长卿、徐铉、张稚圭等。明

代文人焦竑曾在《栖霞寺修造记》中写

道：“兼山水之胜者，莫如栖霞。”栖霞

寺除了山水，还有文物、高僧，在我看

来，可以说“兼山水人文之胜者，莫如

栖霞”。

《诗经》只在《郑风 ·有女同车》这首

短诗中写到了木槿花：“有女同车，颜如

舜华”“有女同行，颜如舜英”。诗句中

的“舜华”“舜英”就是木槿花，用来比喻

姑娘的容貌美丽。短诗全二章，每章六

句，字数、句数完全相等，意思也大致一

样，程俊英说：“这是一首贵族男女的恋

歌。男方看中的姜家大姑娘，不但容貌

美丽，更使他难忘的是品德好、内心

美。”（《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2月版，第151页）

木槿属锦葵科，是一种常见的落

叶灌木，上海方言称槿树。它们极易

生根，全用扦插繁殖，枝条插入土中，

沾泥即活，每一枝条就是一棵槿树。

到了春天，老宅上有需要的人家，在征

得同意后，从其他人家的槿树上剪下

枝条，扦插在宅前宅后，或自留地周

围，一两年后就成了绿篱。宋朝诗人

杨万里《道旁槿篱》诗题就告诉我们，

槿树是种在路旁作枪篱的，这在上海

农村也是这样的，地方旧志上也说木

槿“土人植以编篱”。（民国《崇明县志》

卷四，《上海府县旧志丛书 ·崇明卷》第

1627页）记得有一年趁重分自留地之

机，生产队长将老宅基周围的田块全部

分给了社员家。各家的鸡鸭，尤其是

鸡，每天早晨从棚里一放出来，欢快地

跑到田里啄食，早上吃了下午吃……那

是它们的乐园，只是从原来吃生产队的

庄稼，变成吃自留地的“青头”（各种蔬

菜），真正的“蜻蜓咬尾巴——自吃自”

了。不用生产队长号召，各家迅速为自

留地打枪篱。刚开始时会临时用竹子

等材料，最终都会扦插上槿树，各家的

槿树连在一起，慢慢成了一条绿色的篱

笆，既好看又能把鸡鸭挡在自留地外，

生产队长把一个棘手的问题全部分解

到了各家。我家自留地分在另一处房

子前面，我也扦插了槿树。比起以前做

枪篱用的枝杨，槿树叶上不会生出毒刺

蜇人的刺毛虫，因而更受欢迎。枝杨现

已断种，槿树却到处都有，有的还升级

做了行道树，去浦东机场的路上就能

看到。

槿树值得写的还有花，它们是每

年开花时间最长的家乡树种，没有之

一。正如杨万里诗句“占破半年犹道

少，何曾一日不芳来”中说的那样，槿

树花要开半年之久。我电脑里存有不

少槿树花照片，其中十多年前6月中旬

拍摄的几张“全身照”上，槿树已经是

缀满红花，一树灿烂。这些槿树应该5

月时就开出第一批花了。2024年10月

时，办公室后窗外的一排槿树每天还

在为我开新花，越开越高，都开到树顶

上了，而看到的最后两朵木槿花是11

月1日。“舜华”之“舜”也有研究者解读

为即“瞬”,得自于“仅荣一瞬”之意，也

通。槿树花朝开暮落，每一朵花只发

一日的光华，“仅荣一瞬”便成了槿树

花的另一个特点。每天开花都要耗用

一批花蕾，每棵槿树半年里需要多少

花蕾呀！不用担心，造物主就在其基

因里早早为它们安排好了，在每朵盛

开的槿树花旁边，总有大小不同、分工

明确的三四个甚至更多的花蕾，排着

队依次等候。槿树的分枝还特别多，

大分枝、小分枝上都会长出花蕾，不愁

不够用。

槿树花有单瓣和重瓣两种，以浅

紫红色的为多，有一年我去山东参加

《金瓶梅》学术研讨会，途中第一次看

到开白花的槿树。《诗经》中的“舜华”

“舜英”是何种颜色？有关书籍都没有

介绍，程俊英的《诗经译注》避开了，度

娘也没有回答。《诗经词典》修订版中

引闻一多《类钞》，认为“‘颜如舜华’，

谓朱颜也”（向熹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597页），那是红红的脸庞

了，更符合事实。杨万里“近蒂胭脂酽

抹腮”诗句告诉读者，他看到的槿树花

也是红颜色的。

槿树叶也是个好东西。过去洗发

只能用肥皂，但一到夏天，老宅上的姑

娘大嫂就会采摘槿树叶来洗头。她们

先把树叶洗净后泡在清水里，不停用

手搓、搦，渐渐地，树叶中的“汁”被

“挤”出，入水后泡沫不多，水却变得滑

润，完全是一种天然、有机和绿色的洗

发剂。槿树叶自带去垢腻功能，也有

去除头屑、滋润发根、促进生长的作

用，可使头发清爽亮丽，据说是树叶里

面含有胡萝卜素、叶黄素，可给头发提

供丰富的营养物质，也是材尽其用，只

是槿树叶的这个功能好像还没有被开

发出来。

《一些次要的时刻》（2022）是“卧轨

的火车”第三张录音室专辑。之前这个

乐 队 出 过《余 波》（2016）和《大 陆》

（2021），均为赤瞳音乐出品。

这是一个高中阶段就成立的乐队，

组队时沈帜18岁。每一代人都必须自

解人生的意义问题，一些人很难躲开加

缪在《西西弗的神话》开头的当头棒

喝。2016年的《余波》，展现了22岁的沈

帜对少年时期心理悸动的余念和反省，

牵动了许多人。它让我们再一次看到，

在意识抬头、人开始走出蒙昧的那一

刻，每代人都有每代人自己的见解。尽

管人类对此问题已有诸多书籍予以解

析，有众多仁人志士和先贤以生命作出

实践，但少年们只会选取他们中的代

表，再一次地萌动，在共鸣中重新体验、

认知，而不是在已有的最优秀成果中选

择一个现成的答案。

这个过程极其隐秘。身处其中的

人，除了极少数，未必都明确感知到了

问题的存在。所有问题都是含糊不清

的，在许多时候，它们只体现为生理期

的情绪紊乱，是混沌的个体意识和青春

无因的反抗与梦魇。

“卧轨的火车”也近似是这样。一

开始它非常早熟。现代哲学和当代科

学的发展，容易造成这种早熟，轻易就

把人推到意义被清空的境地。科学主

义也便于造就这世界除了茫茫宇宙的

一片物质便别无他物的印象。所以这

早熟，从另一个角度看，会像是早衰。

经历现代性的洗礼，新世纪的婴儿难免

不未老先衰。

《余波》明确地写出了那种少年式

的意义崩陷，尽管语音极其含混，语义

十分晦涩。纵观该乐队已经发表的作

品，唯有这一张，能比较清楚地辨认出

那年少懵懂中的心路沉浮。《火海》中的

歌词，“心中是一片火海/无法容下世间

之爱/但愿无能 自有人在”，“时空如梦

如云似海/旧人别后不会回来/以一种超

越逻辑的存在”，透露了这青涩少年对

生活考验、对死生问题初遇时的省思。

“会到达吗 如果无能/可以给我一个办

法吗/会失望吧 世事无常/就但愿能不

虚此行吧”（《谜底帝国》），少年在猜测

谜底，在预感到前景可能不妙的终极面

前，划下退一步想的底线。青春的隐

秘，少年极其曲折的心语，也显现在仿

佛人生轮回般的梦境里：“在梦里看见

有人一直在山谷里面唱歌/我看不清他

的脸 只记得唱的是/森林 细语 外星

人 还有四季的田野/我就跟着他的声音

转/也停不下来 就一直转”（《魂断记》）。

此后，该乐队的专辑越来越言不及

义，歌词不抵达所指。他们本身是混乱

的，无力于思考和意义建构，此时索性

变本加厉，大踏步走入题与词疏离、词

于义虚脱的方向。与此同时，这支浙江

嘉兴乐队从三人变四人，又至五人，其

音乐越来越枝蔓丛生，在南方的湿热中

野蛮生长，也将语义带向它们不能自主

的远方。到《一些次要的时刻》专辑，词

义已虚弱至极，而在我看来，这却成为

该乐队真正成就自己的专辑，“卧轨的

火车”至此，终于成熟。

专辑9首作品，均录制于鸡笼山下，

沈帜的工作室——也可以理解为，就是

沈帜的家。这是一辑在生活中完成的

录音，五位队员在生活处境里、在松弛

状态下相互触发，将歌曲一步步完成。

乐队原来的录音师李平“待业”，沈帜自

己录音、混音和制作。

时光真是快如利箭，此时沈帜已经

28岁了。与《余波》时期不同，现在的他

逐渐步出了少年心境。歌曲中出现了

“小时候”“醉茫茫的少年啊”等具有过

去标志的词汇，显示这专辑的状态，确

实已经不同于从前。虽然仍旧是对永

途和无限的无望，这些歌曲却已经是在

回望，而不再深陷于“无解的忧虑”中。

歌词能明确反映他们现今状态的

歌曲，是《圆》：

一段一段的路啊
一座山 过了山 不转弯
一口一口的雾啊
是吃不完 又不敢看的遗憾

你有时很小 有时很圆
有时像 另一个人的脸
脸 是虚幻的月亮
没有光 却照在陌生的身上

一岁一岁的狗啊
相信了 不用警觉的答案
想不明白的我们
在平原上 擦干眼泪 流下汗

朝朝暮暮的钟声
敲打着 不被理解的同伴
一段一段的路啊
一座山 过了山的一半

有一种走在路上、走在人生半途的

画面感。沈帜继续用那种无能的、带点

神秘的抽象表达，然而与之前已有本质

不同，这已经是生活的体验，而不再是

刚接壤生活的想象。当然，也仍是想

象：圆的周而复始与循环，是想象中的

盖棺定论，从这现实感受，延展到还未

经的一生。仍然试图解谜，双脚却已踩

在这路途上，每一天的苦行，只是前行，

未看到有其他的可能。“想不明白的我

们/在平原上 擦干眼泪 流下汗”，这是

这几位浙北青年的真切形象，终归，是

在这生活的平原上，流汗。

合唱令人惊艳，“卧轨的火车”在这

张专辑中发现了合唱。这就不只是流

泪的终结，也是对个体孤独状态的终

结。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起

唱起来。《圆》的整体氛围宁静洁白，有

一种素歌的感觉。这就不只是讲承受，

苦行和冲撞在这里有了平衡，产生了向

上的祈望。这完全不同于“就但愿能不

虚此行吧”将就的安慰，而有了质的升

华，灰暗中开始现出光辉。

《一些次要的时刻》的成熟，首先就

在这里，在面对那个新鲜而古老的母题

时，封闭对立被打破了，虚无还是虚无，

但开始舒展起来。成熟还在于这种完

全不同的乐境。之前，乐队向四方伸展

的乐思，到这里稳定了，它摆脱了模仿

和青涩，融成为乐队自己的气质。

说起这一代人的早熟，这也是一个

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使90后之后的

人，自小便身处全球化的语境，可以便

利接触东西方众多的优秀音乐。他们

一出生就在一个高原上，音乐上有广阔

世界和无限可能。

“卧轨的火车”原是个持摇滚三大

件的乐队，但是很快，在2017—2020年，

受到迷幻音乐和噪音电子音乐的启发，

乐队塞入了合成器、钢片琴、拇指琴、提

琴以及包括了唢呐、笛、单簧管、萨克管

的各种吹奏乐和包括了邦戈鼓、牛铃的

各种打击乐。在《一些次要的时刻》中，

这些乐思走向了圆融和纯粹。让人感

到，他们自然而然就拿起了电子音乐的

长音、印度音乐的固定低音、迷幻音乐

的循环小节、环境声响的录音采样，以

噪音演奏，演绎大音量的噪音交响曲。

器乐曲《回路II》首次出现了合唱，这合

唱加入到那波澜壮阔、恍兮惚兮的摇滚

进行曲中，带来了人世的高光；《轻轻

地》管风琴音效的长音，上面飘浮着南

亚次大陆的幽幽轻吟，有一种自然宗教

的抚慰；《零》无词的长吁，伴随着键盘

的叮咚和提琴的苍茫回响，笛管悠悠，

一片萧瑟；《晚市》结尾狂欢般的嘈杂合

奏，带着各人的破音、走调、抢拍和坏习

惯，笨拙而业余，就像少年宫喧腾的乐

器班；《德令哈夫人》幻想的暮年和想象

的戏剧，发展为撕心裂肺的凄厉的萨克

管……相较于虚弱的歌词和沈帜有时

拿腔拿调、捉襟见肘的演唱，这些器乐

曲，才是“卧轨的火车”最神妙的时刻，

也是最动人的部分。

它们似在造就由虚幻建构的宏伟

大厦，带着失意者的沮丧和不甘不灭的

幻想，祈愿变乱中仍有尘世的一丝安

宁，空中之火的余烬中也还留有温暖。

而且，这些意念都是昏昧的，是半觉不

觉的。“卧轨的火车”现在的姿势，一个

在回看，一个在前望，两种固定姿势里

都有对终局的不甘心。还应该珍视的

是，这些汇通世界语言的乐音，其间有

城郊山野的古旧与迷离，有山路上的雾

气弥漫，有江南的氤氲、灵秀和轻柔，有

一个古老而年轻的男孩敏感的内心。

有时凄怆哀鸣，有时微音袅袅，灰暗里

有着温润，悲凉中包裹热心。一切都在

不息的轰鸣或轰鸣的余音中进行，大雾

新鲜，扑着人脸。

这张专辑的主题是告别，或者说，

是告别的告别。已经告别过了，但还

有最后一次，在前望中回看，在回看中

前望，因此显得格外隆重。在最后一

曲《真爱挽歌》中，记忆中的音乐碎片，

过去、现在和预想中的未来，汹涌而

至。那是他们经历的、将经历的人世，

所有的情爱、悲愁、奋斗、拼搏和艰难

困苦，人类正在经历的事变、冲突与纷

争，都在一部噪音交响曲中响起来，在

大合唱中唱起来。欢乐——悲欣交

集、喜极而泣的欢乐，向死而生、痛极

而快的欢乐，最后的告别！他们唱起

来了，这是人生的高蹈，未必解决了问

题，但他们唱起来。

像是一个句号。至此，告别天真，

少年表达完结。像是一个圆，无法更饱

满，就在这里归零。

“卧轨的火车”属于那种少年余波

或少年挽歌型的乐队。经由《余波》

《大陆》《一些次要的时刻》的三部曲，

少年挽歌完成。此时，我们想起2012

年那年，一个中学生，将自己的乐队叫

作“卧轨的火车”，这命名本身即包含

了对那个致命问题的题解，有一种冷

幽默和释然。这个乐队后来的做派，

也就像这名字——一个喷薄着白色蒸

汽的庞然大物，在背反的矛盾中趴窝、

熄火，最后释然。

他们用自赏和混沌，用对美的注

视，用审美，以真与美的环绕与纠缠，解

决了问题。

八年来，在聆听“卧轨的火车”的过

程中，我也偶尔留心听着，关于他们的

议论。议论沸反盈天，所有的议论都无

关痛痒，跟我的感受和认知没有一丝关

系，几乎等于零。每个人都说着自己的

话，越响亮的话越没有意义。这是非常

奇特的时代语言症候，一切混合成了一

团灰。各人都在沼泽和大雾里，像泥胎

还未注入灵气，却已经具有智能机器人

的玲珑外形和精密机械的结构。繁复

的音乐分类学，聪明伶俐的知识化背

书，我听到太多声音，缘于每一个发音

器官，有充沛的每一个人的感性，均匀

各向分布，却没有一毫克的认识。很可

能，也包括我的这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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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轨的火

车”乐队和他们

2016年的专辑

《余波》


